
2021年5月13日，马来西亚吉隆坡，开斋节第一天，戴著防护口罩的穆斯林在清真寺外祈祷。摄：Annice Lyn/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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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 LGBTQIA

The 1975 男男拥吻“吻出问题”—— 大马的政治、宗教、LGBTQ+与表
演产业

保守的宗教社群与性\别及同运人士都发声谴责The 1975的做法。为何同运人士反对声援LGBTQ+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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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得奖乐团The 1975主唱马修希利（Matty Healy）在马来西亚Good Vibes Festival（GVF）演出空

档时拿着酒瓶在台上大飙脏话抗议政府对当地LGBTQ+社群的打压，随后更是与贝斯手在台上上演了20秒

的“男男拥吻”。The 1975随后就被请离现场，当晚也在警方未出动前直接离开了马来西亚。而这场原本应

该为期三天的活动最终因为The 1975在第一天晚上结束后就被大马政府迅速喊停。

The 1975 宣称这是为了对抗来自公权力的恐同，为了LGBTQ+群体发声。但这一次的舆论与过往“宗教

社群绝对会与同志运动站在对立面”的情况与不同，保守的宗教社群与大马的性\别及同志运动人士都发声

谴责Matty Healy以及The 1975的作法。这也许听起来像是什么“奇闻逸事”，怎么可能会有同志运动人士

反对声援LGBTQ+的行为？

英国得奖乐团The 1975主唱马修希利（Matty Healy）在马来西亚Good Vibes Festival（GVF）演出空档时拿着酒瓶在台上大飙
脏话抗议政府对当地LGBTQ+社群的打压，随后更是与贝斯手在台上上演了20秒的“男男拥吻”。

现实中的大马：伊斯兰主导的舆论 


马来西亚大约有7成的土著及马来人，因为大马宪法160条文将“马来人”定义为“信仰伊斯兰教、使用马来

语及尊崇马来文化”的缘故，他们几乎全部都是信仰伊斯兰教的。而在很多大马穆斯林的眼中，LGBTQ+群

体就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异端 也因此 炒作LGBTQ+相关议题一直都是马来西亚政府及各政党证明“我



体就是一个 十恶不赦 的异端，也因此，炒作LGBTQ+相关议题一直都是马来西亚政府及各政党证明 我

更保护伊斯兰信仰”以及转移视线的低成本的方式。举例而言，2021年初有外国厂商被爆出“使用假清真

肉”的新闻时，大马的首相署宗教事务副部长阿末玛祖克（Ahmad Maarzuk Shaary）就曾在表示将会修

改355法令，让各州的伊斯兰法庭能够提高对针对穆斯林LGBT群体的刑罚。当时，大马“捍卫自由律师团”

就曾发文批评此举是政府“用LGBT议题来转移穆斯林群体关注假清真肉丑闻”。

对很多其他的民主国家来说，他们的政治人物会努力争取“谁更加保护少数群体”，但马来西亚的情况是与

这个完全相违背的，政客们都在努力争取“谁更懂得迫害LGBT”的光环与头衔。2018年选举前夕，大马独

立媒体《当今大马》制作的一则特写新闻中，一名受访者法里斯（Faris Saad）就曾表示，每一次的选举

时，他都感觉自己像是在选择该由谁来杀死自己。此外，大马人权组织《人权观察与姐妹正义联盟

（Justice for Sisters）》也在2022年一份报告中指出，“马来西亚政府官员营造敌意的环境，导致LGBT

和多元性别人士因其性取向或性别认同而面临歧视与惩罚”。

所以在这样的政治与舆论环境下，即使是长期被视为是“相对进步”和“推崇人权”的希望联盟在2018年第一

次组成政府之后，也都陷入了同样的“我更保护伊斯兰信仰”的恶性竞争里。比如2018年时，另一个保守派

执政的州属登嘉楼州，更是直接对两名“企图发生性行为”的女性公开鞭刑，而由进步派的雪兰莪州政府在

2021年就曾层派出122名官员全州搜查、围捕大马知名的跨性别人士Nur Sajat，理由是“他的穿着违反了

伊斯兰教义”。

2022年的全国大选后，主张“伊斯兰基本教义派”伊斯兰党（PAS）斩获了222个国会议席中的49个议席，

成为了最大的“反对党”，这样的情况更加剧了政党之间的“伊斯兰竞争”。就连曾因“男男肛交案”入狱的大

马第十任首相安华·依布拉欣（Anwar Ibrahim）上任后不久也公开表示“我不会支持及承认LGBTQ+群

体”。他所领导的政府也在执政后短短六个月内先后禁止了同志书籍、充公Swatch彩虹手表，也有部长扬

言要对付“任何违反政府（LGBT）政策的人”。



2023年3月12日，马来西亚吉隆坡，人们举着标语牌参加妇女节游行，要求争取性别平等和承认LGBT等权利。摄：Zahim

Mohd/NurPhoto via Getty Images

处境很艰难，但同运也在撑开生存空间 


在这样的脉络下，大马的LGBTQ+群体其实已经渐渐学会了如何在大马这个艰难的处境生存，而社运组织

也在努力在有限的条件下撑开生存空间，接住更多地被家庭驱离、被暴力对待的LGBTQ+成员。

除此之外，很多的同志相关商业活动（派对、酒吧等）也都懂得“如何避开敏感时期”来让仅有的生存空间

变得“更永续”，某个知名的男同志派对举办方就曾在今年较早时宣布“我们会在接下来先暂缓我们的活

动……州选就要到了，我们不希望变成他人的政治棋子。”

这样的社运模式也许看起来很卑微，也可能与很多人近几年在媒体上看到的“西方模式”或“台湾模式”的抗

争大有不同，不是激烈地呐喊或强硬地碰撞体制，而是安静地、稳扎稳打地“打好基础”，接住政府不愿意

或接不住的伙伴，同时透过教育、游说政治人物、司法途径等方式推进体制的改革。

更重要的是，马来西亚目前正在“州级选举”的期间，各政党现在都在“努力找议题”来抨击彼此。所以，其

实大部分的同志运动分子都会尽可能地避免在这个“敏感时期”去挑起相关的议题，避免让整个社群变成炮

灰。

事件余震 


The 1975事件让保守派的政客“捡到枪”，发出文告直指“这是第一次有支持LGBT的歌手在大马演出并在

表演中推崇他们错误的文化……我们需要拯救我们的下一代，避免被这样的错误观念荼毒”，向保守派选民

表示现在的政府多么的支持LGBTQ+，也迫使政府急速回应，取消整个音乐节、驱离The 1975。

很多的大马性少数都觉得The 1975的举动让原本就已经如履薄冰的日子变得更艰难了，许多性别及同志运

动分子对于The 1975的行为有那么大的反感，他们强调The 1975的作法为大马同志社群带来的伤害是远

大于帮助的



大于帮助的。

大马知名的变装表演者（Drag Artist）Carmen Rose 杨（此处英文加简体字为 id 原文）在接受BBC的

访问时直接抨击The 1975纯粹只是在作秀，“他（马修希利）在做的很明显就不是为了我们（LGBTQ+）

的社群，因为如果他真的为了我们着想，他应该很清楚他的行为会为我们带来什么后果……The 1975的行

为让各政党有更多的『子弹』来攻击彼此，让LGBTQ+社群变成他们的替罪羔羊。”

有人认为，如果The 1975真的关心在地的LGBTQ+社群，真的是出自“声援”的心情，他们还有很多更务

实，更符合大马政治及文化脉络的作法来支持，而不是把把整个同志社群直接丢到镁光灯地下后就拍拍屁

股走人，留下一地烂摊子让大马的同运人士收拾，把大马的同志运动“带回1975”。大马同志运动人士张玉

珊就在他的个人脸书撰文表示：“与Matty Healy 和 1975乐团相比，至少Swatch在政府没收彩虹手表之

后，他们选择和马来西亚LGBTIQ站在一起，状告政府不合理没收彩虹手表，这才是负责任的表现，这才是

真正的 『捍卫LGBT权益的勇士』。”

在他们看来，Matty Healy 毫不在乎有人可能因此受伤的“表演方式”侧面证明了他们只是在用“LGBT救世

主”来包装他自己，试图以此获取正面的形象，掩饰他过去仇女、种族歧视等的“恶行”。

2023年1月13日，The1975乐队的 Matty Healy 在英国伦敦表演。摄：Burak Cingi/Redferns for ABA/Getty Images



更严苛的政府审查与自我阉割 


The 1975的行为也直接导致了主办方、摊贩、表演者以及出席者巨大的经济损失。Good Vibes Festival

音乐节的主办方Future Sound Asia向媒体表示，他们除了需要退票以外，也无法索回已经全额支付的外

国表演者费用。尽管主办方正与其他表演者及多方准备对The 1975提起诉讼求偿，但整起事件的后续影响

并没有就此停住。

在The 1975事件在媒体的镁光灯前沉寂下来后，GVF举办地的地方政府，雪邦市议会（Majlis

Perbandaran Sepang）也在事情爆发后表示在短时间内将只允许“本地演出者”在该地区演出。而联邦政

府严格收紧了审查，通讯、多媒体及数码部部长法米（Fahmi Fadzil）直接要求旗下的行政机构，海外艺

人表演与电影播放中心委员会（PUSPAL）更严格地标准来检视外国表演者，以确保类似的事情不再发生。

而政府控管的收紧直接“吓”到了其他的国际表演者。英国摇滚乐团Muse就自愿地将一首歌名可能违反大马

法律或条款的歌曲从他们表演的曲目中删除，只为了让表演能够继续；而另一位美国籍的创作歌手也疑似

因为双性恋身分而导致原订在9月举行的演唱会突然取消。

Future Sound Asia的娱乐总监万·阿尔曼（Wan Alman）在接受BBC访问时说的，“他（Matty Healy）

这样飞到大马为所欲为，然后不需要承担任何的后果就这样飞走了，留下来承受后果的事他的粉丝、活动

主办方以及整个表演产业。”



2013年11月30日吉隆坡，一名变性舞者在后台抽烟。摄：NurPhoto/Corbis via Getty Images

政府规定影响产业发展 


不过其实早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马来西亚政府本来就对“外国表演者”有许多的限制，包括男性艺人不得

穿女装、女性艺人不得穿着暴露、伊斯兰节日及国庆日期间禁止举办演唱会等等。

许多外国表演者都会因为马来西亚的规定与限制而“被禁”或“主动绕开”，包括Beyonce、Kesha、Lady

Gaga、何韵诗等。即使像是Coldplay这样没有被禁又愿意到大马演唱的表演者，通常也只会举办1-2场演

出。也因为这样，在过去，许多大马人都会选择到邻国新加坡去观赏偶像们的演出。

除了针对演出者及演出内容的限制之外，外国表演者申请程序的繁杂冗长也是阻碍大马演唱会及表演产业

发展的原因之一。在东南亚多国都有举办大型演唱会经验的 Livescape Group的创办人兼执行长 Iqbal

Ameer就曾对大马媒体TRP表示，除了需要向海外艺人表演与电影播放中心委员会申请准证以外，还需要

向包括警方、消拯局等多个单位提出申请，“这些申请程序即耗时又劳心劳力，越来越多的企业觉得在大马

要举办或宣传演唱会非常困难。”

今年6月初当Coldplay宣布将在新加坡增加多场演唱会时，马来西亚前青年及体育部部长赛沙迪（Syed

Saddiq）就曾表示，大马对表演者与演唱会的这些限制正在让我们失去很多经济机会，“大马在疫情前一

年能够举办4-50场的演唱会，但现在我们却有更多的障碍与限制。”



2021年7月21日，穆斯林在国家清真寺祈祷。摄：Sazzad Hossain/LightRocket via Getty Images

检视执法过当 


尽管放在大马的政治及文化脉络中，The 1975的作法的确进一步地压缩了LGBTQ+社群地生存空间，他

们在演出中插入这一段的意图或许也有待商榷，但在讨论这件事情的过程中、用务实地方式撑开生存空间

之余，我们也不能也不应忽略“大马政府需要负上最大的责任”，更不能纵容执政者与政党为了“竞争伊斯

兰”或“选票”而不断地把LGBTQ+社群当作祭旗。

就像马来西亚知名的播客《喂! 说人话》在他们的节目中说的，“……这个不公平是大马政府造成的……我

们应该把讨论的焦点放在执政者的执法过当”。

一个有为、负责的政府该做的，是保护人们的生存权利，确保社会上不同的群体不会因为他们的性别、性

别气质、肤色、宗教等而受到迫害，政府及政客们不要忘了2017年一名槟城的少年Nhaveen就是因为阴

柔的性别气质而被霸凌致死、也不要忘了跨性别莎美拉（Sameraa Krishman）是如何被强暴、杀害的。

虽然大马的世俗法/民法中并没有直接禁止LGBT群体的法律（各州的伊斯兰法律都有不同程度针对性少数

群体的伊斯兰法），但LGBTQ+群体却经常成为政府、政党及政客们在“竞争伊斯兰”过程中的附带牺牲

品。类似“LGBT应该被列为疾病”、“LGBT不是人，谈什么人权？”等的仇恨言论的过程就是在助长仇恨，

为那些对LGBT施暴的罪犯提供了依据。

没有权利是理所当然的 


在一个以伊斯兰主导的国家生活不容易，LGBTQ+社群每天都在面对着来自政府的打压与社会的恶意，而

这些情况导致许多人到今天仍然被迫“藏在柜子里”，这也许放在今天的国际社会上是“很难被理解”的，但

这仍然是马来西亚内部的LGBTQ+群体的日常。

我曾经在台湾参与“婚姻平权小蜜蜂” 推进台湾的婚姻平权运动 但在回国后 我也花了很多时间调整自



我曾经在台湾参与 婚姻平权小蜜蜂 ，推进台湾的婚姻平权运动，但在回国后，我也花了很多时间调整自

己对于马来西亚这个国家的期待，站在一个否定我身而为人的国家遥望着台湾的自由。但也正是因为这

样，我很清楚地意识到，很多大家看起来是理所当然的权益或权利，都是经历过很久很久的奋斗，很多很

多的流血换来的。

王鑫业，关注性平与政治的男同性恋、媒体工作者、马来西亚媒体劳动权益倡议组织·媒人在乎联合发起人


